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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就像我们昨天讨论的那样，佛陀向不同的听众——拥有不同能力的不同类型的人——传授教法。重要的是，当我们谈论"能力"时，不要从等级制度的角度去思考。众生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。为了便于理解，佛教将所有众生归类为六道，但六道并不是固定不变的。实际上存在着数十亿个领域，无穷无尽，超乎想象，是无数的、无限的。我们谈论六道，只是为了理解和交流的方便。

    这六道，或者说所有这些领域的分类，都是由不同的心理模式造成的。不同个体的心理模式，又是由各种无穷无尽的原因和条件所形成的——不同的情绪，带来不同的习惯和不同的业力。就像鱼一样，不同的业力造就了不同的能力，以及与世界互动的不同方式。比如，鱼与我们所说的"水"之间的互动，跟我们完全不同；蚊子与我们所说的"身体"之间的互动方式也不同，它们不会真的思考"哦，这是我的身体，我们来吃点别的吧"，所以它们的思维方式也截然不同。当然，除此之外，还有所有的文化、习惯、教育、父母等等因素的影响。

    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，你会听到人间被认为更为殊胜。如果从等级制度的角度来说，佛教教义通常更推崇人间。但这与我们能建造长城、制造波音飞机或登上月球之类的能力无关。人类之所以殊胜，是因为——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——恰恰是某种"缺失"反而有助于理解佛法。比如，我们缺乏掌控很多事情的能力。神灵虽然比我们强大得多，但正因为太过强大，反而失去了契机，对佛法提不起兴趣。正是这种"不太强大"，给了我们对佛法生起一点兴趣的机会和契机。所以，我们认为人间更伟大、更珍贵，完全是从理解佛法的角度而言的。

    即便在人类领域中，也存在许多不同的类型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想法各不相同，能力各有差异，心情也不一样，与自己和他人互动的方式更是千差万别——内向、外向，容易上当受骗、固执、完美主义、马虎、脾气暴躁，总之，跟你认识的每个人都完全不一样。

    佛陀教导的对象不仅是人类，而是所有有情众生。我说"教导"，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坐在椅子上、打开一本书然后朗读经文。众生没有机会仅仅通过他的身体、言语或他所创造的各种环境来学习。有时候，他会通过创造情境来教导。就像《心经》以及我们昨天谈到的那些经文，他创造了种种情境——五百谎言降临、五百把伞——故意让人们去祈求健康。听闻教法的也不只是人类，还有鸟类、猴子、昆虫、神灵、国王、妓女、猎人，他们各自听到的内容也不同，这取决于他们各自的理解能力。

    因此，为了使学习佛法时更容易亲近，我们采用了一套体系，将佛陀的教义分为"方便法"和"直接法"两类。但这同样是非常笼统的概括——一个人所经历的，另一个人可能未必经历。即便是在藏传佛教各派研究大乘经典时，对于某些经典究竟属于方便经典还是直接经典，也存在争议。我显然来自一个崇敬经文的传统——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说是受到了洗脑——这个传统将《无垢经》或《金刚经》这样的经文视为直接教义。

    正如昨天提出的一些问题所显示的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许多教义——比如我们昨天谈到的《心经》——很可能会被误解。所以我们必须小心，它可能会被解读为："哦，一切皆空，所以没什么可做的，一切皆空。"你必须区分"人"和"道"。当我们谈到一条道路时，指的是它是如何被教授的，讨论是如何展开的。就像维摩诘对阿难说的，你认为佛陀生病是完全错误的。但当我们谈论一个人时，关键在于：你是仅仅在理智上或实践上理解这一点，还是已经真正证悟了这一点？这才是真正使人与众不同的地方。

    维摩诘告诉文殊师利：你永远不应该认为佛陀……佛陀生病了。但最后，维摩诘还是给他们喝了牛奶。根据经文记载，阿难当时也在场，并且听到：为了所有不理解这种深奥义理的众生的利益，应当有人把牛奶拿来供养佛陀。

    所以，像我们昨天讨论的这种空性教义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理解的。那么，应该把这种教义传授给谁呢？是前小众群体、前存在主义者，还是无神论者、非信徒等知识分子？

    月称对此发表了评论，指出应该向哪些人传授这种教义，并列举了一类应当学习空性的人。月称来自那烂陀大学，所以人们会期望，就像现在所有的教授一样，他会提到某些类别——谁完成了什么学位、谁写了什么论文、谁真正具备批判性、分析性和客观性。没错，基本上就是那种"牛津风格"。但他实际上根本没有提到任何一点。我认为他甚至不会把这类人视为值得教导的对象，不但谈不上空性教义，他甚至不会考虑教这类人任何东西——因为这些人已经预设了答案，只是在寻找支持自己答案的依据。

    那么，月称怎么说的呢？他写了三节诗，谈到应该向谁传授这些教义，真是优美的诗句。他说：即使是普通人，反复听到"空"这个词，也会感到内心涌起巨大的喜悦，热泪盈眶，汗毛倒竖。即使是这样的普通人——不是牛津学者——对于这样的人，月称说他拥有圆满觉悟的种子，是接受教导的完美对象，必须向他传授究竟真理，这样才能生起相应的品质。

    由于这部经文比较长，我没能全部读完，它的含义也相当深奥，所以我可能无法总结全部内容。但在此之前，我想给你们一个法器——一个萨德纳，用来完成释迦牟尼的修法，因为今天是释迦牟尼日。

    在收到传授之后，那些想要取悦你的人，你可以修持这个法。

    小心！外语！外语！嫉妒。外语。外语。

    好，文殊师利来了，来到之后——你知道——维摩诘变得非常富有，非常非常富有，有那么多保镖什么的。但文殊师利来到时，什么都没有——没有保镖，没有椅子，没有桌子，什么都没有，那里只有一张床，维摩诘就躺在上面。

    当维摩诘看到文殊师利走过来时，便向他问好，而每一句话都至关重要。维摩诘打招呼时说："老兄，你来得真完美。你的到来堪称完美——你以前从未如此。"文殊师利回答说："是的，你说得对。已经到来的，永远不会再来；已经逝去的，永远不会再逝去。"就这样，这种问候方式本身已经是完全不同层次的对话了。

    文殊师利问："你好吗？健康状况如何？我是佛陀派来探望你的，想知道你是否好转，是否更有活力。你是什么时候染上这个病的？病了多久了？现在状况如何？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？"维摩诘回答说："只要，哦，文殊师利，只要我的无明和对轮回的渴爱还在，我的病就会一直存在。"然后他说："直到每一个众生的病消除——直到所有有情众生都摆脱疾病，我的病也才会消除。因为菩萨的依处是有情众生，而病栖居于轮回之中。当所有有情众生都摆脱疾病时，菩萨也将摆脱疾病。"

    然后他说，你问我怎么会染上这种病——菩萨的病，是因慈悲而生的病。

    然后文殊师利环顾四周，那里什么都没有——没有家具，没有任何东西，也没有人。文殊师利便问："你缺少什么？需要什么东西吗？有没有人照料你？"维摩诘的回答是："佛土是空的。"文殊师利问："它从哪里空起？"维摩诘回答："从空性中空。"文殊师利的回应本质上是："在空性之中，还有什么空性可言？"维摩诘的回应是："空性本身也需要是空性的。"然后有人反问："但空性真的可以被概念化吗？就连这样思考本身，已经是一种概念了。"之后，文殊师利又问："那么，我们应该在哪里寻找空性的回应？"回答是：应该在六十二种不同的错误见解中寻找。就这样，一场漫长的讨论持续进行着。

    与此同时，在场的每个人都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舍利弗心想：这里没有地方可以坐，这些伟大的阿罗汉和菩萨要坐在哪里呢？维摩诘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，便问舍利弗："你来这里，是为了听佛法，还是为了找个座位？"

    维摩诘说：那些真正渴望佛法的人，甚至不会执著于身体，怎么会执著于座位呢？一个渴望佛法的人，不应该渴望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——就这样，讨论继续下去。这时候我们需要去一下洗手间。

  